
072024年12月6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陈珍珍责编 版式：柯丽云

荔风荔风MAOMING DAILY

老家就在山里，老屋后面是连绵几个
山丘的荔枝林。自从家里的叔伯们外出
谋生后，这一大片荔枝林便都交给了父亲
打理。叔伯们说：“向土里讨生活实在太
苦，不如一起离开找出路。”父亲说：“没办
法，我五行就缺土，离开了土地我就是一
只吊在半空的老虎。”就这样，屋后的一大
片荔枝林便成了父亲的活法，父亲也把自
己活成了一棵荔枝树。他把双脚深深扎
进土地，跟着上天给来的四季，该开花时
开花，该结果时结果，唯一不变的是那一
身充满生命热情的本色。

山雨随着暖风吹来，滴滴嗒嗒地洒在
青瓦上，轻纱般笼着年后不久的村庄，父亲
的春天也就到了。父亲的春天是要开花
的，荔枝林也是。荔枝开花很低调，米白色
的小花随性开放在青黄的花枝上，花瓣如
丝，中有青色小点，那小点便是未成形的荔
枝。这时，放蜂人早已把蜂群赶上山丘，准
备着酝酿香甜的荔枝蜜。父亲在一团团荔
花中穿梭，头发上、衣服上或沾着碎花，或
沾着香蜜，或落下几只蜜蜂，宛然成了一棵
会走动的开着碎花的荔枝树。

放蜂人说：“老伙计，我先把二十个蜂
窝放你家荔枝林，待你要喷花杀虫时我再
移到深山林子里去，方便不？”父亲说：“这
有啥不方便，你就先放这，现阶段还在梳
剪花枝，离喷花杀虫还有一段时间。”放蜂
人不太明白：“别人都巴不得荔枝多开花，
多花才能多果，你却要剪花？”父亲笑着
说：“今年荔花太盛，如果都成果，荔枝树
便要累死了，明年哪里还能开花结果？树
和人一样，背负的东西是有限的，可别胡
逞强呀。”

确实，父亲是很少逞强的，大多时候
适可而止，对人事万物看得很宽，心宽便
舒畅，所以荔枝林里总能听到父亲的歌
声。母亲常常能听歌辨位，很快找到在太
阳落山后还隐身于这片绿云里的父亲，此
时真是“春山一片静，独唱夕阳人”。

一场暴雨，又一场暴晒之后，父亲的
夏天要来了。此时的荔枝林已是红果飘
香，琼玉醉夏。父亲早已在荔枝林里搭起
了小木棚，他是要睡在林子里的。父亲总
要在夜里起来几次，放几阵鞭炮，然后用
大手电照耀几圈，驱赶夜里来偷果的野狸
或者大蝙蝠之类的山里精灵。有时隔壁
丘陵的守山人在夜里也会提着马灯走到
父亲的荔枝林来，两人在简陋的木棚里喝
着大碗茶，吹着翻叶的凉风，剥吃几颗晶
莹剔透的大荔枝，谈论着山里山外的事。

夏天的荔树林也不总是静好的。其
实父亲最忙碌最焦虑的季节就是夏天，当
然，父亲最有成就感的季节也是夏天。

父亲最焦虑的是台风。台风一来，荔
枝落地，就如红颜遭遇暴君，香消玉殒，人
和树都没好果子吃。所以在荔枝成果之
时，父亲便紧张起来了；在荔枝微微泛红之
时，全家都紧张起来了。父亲一边关注着
天气预报，一边联系着销货商，一边提前招

来摘果工人；母亲一边收拾做大锅饭的柴
火用具，一边联系肉菜屠夫，一边整理出采
摘果子的大竹担子；孩子们放学回来便往
火红的山上跑。家人全体出动，在台风来
临之前，在荔枝成色最好之时，力求以最快
的速度把荔枝全部售出。

荔枝销货商已是父亲合作多年的老
伙伴，两人半商半友，真诚可信，因此荔枝
的销路和价格都不费心。父亲最担心还
是工人的安全问题。说是工人，其实都是
村里村外的乡亲，他们大多上了一定的年
纪，不好外出谋生，就在乡里做些临时工
补贴家用。摘荔枝免不了爬山上树，时而
还伴有风有雨，这对上了年纪的乡亲来说
极不安全。父亲对着同样汗流浃背的乡
亲说：“树太高不好爬，就把高枝砍下来摘
果，只要不伤树的大枝干，树就可以再
长。”乡亲们从没听说哪家能允许工人砍
树摘果的，顿时宽心不少。

忙活将近一个月，荔枝采摘行动终告
大捷。此时荔枝林已落满一地的断枝残
叶，伤痕累累，父亲也消瘦了一大圈。父亲
短暂休整后，变得更忙了，忙着修剪残枝，
忙着施肥培根，忙着杀虫护芽。一段时间
后，荔枝林里终于又长出了一大片红色的
嫩叶，此时是“荔叶红于二月花”，父亲的歌
声又在一片红云中响起来了。

不久后，我家终于建起了漂亮的小洋
楼，这在当时是村里较早建起楼房的人
家，前来参观的乡亲们都赞叹我家的楼房
是名副其实的“荔枝楼”。这一年，父亲也
被评为了县里的“荔枝种植技术能手”，到
县里大会堂接受表彰。这“荔枝楼”就像
村里面的一面旗帜，让许多外出谋生的村
民看到了结束他乡漂泊生活，回乡创业守
家的希望。父亲得意地说：“这是一片荔
枝林的荣耀。”

秋冬两季，荔枝林里的活儿不算多，父
亲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他常说：“过了七月
十四，放下头发唞啖气。”这时的荔枝林里
偶尔会弥漫出一股有着烤泥土香气的白
烟，那是父亲在燃烧林里的干草和落叶。
烟火可为荔枝林保暖，燃灰可作荔枝肥料。

就在一个烟火气最浓的秋天，我结婚
了。毫无疑问，我们的婚礼取景就在这片
悠久的荔枝林里，婚宴就摆在这座庇护我
长大的“荔枝楼”里，连婚宴的酒水都是用
父亲提前一年就准备的荔枝酿酒。一场村
宴结束，亲友们愣是把这醇香的荔枝酒

“偷”得一滴不剩！
现在父亲慢慢上了年纪，精力也不比

当年了，能掌控的荔枝林面积也在慢慢缩
小。山丘边沿地带的一些荔枝树由于长久
得不到照料，已经被藤蔓掩盖，慢慢变成一
棵无法辨认面目的野树。为此，父亲常常
痛心叹气，但对于老屋后的这片相亲相近
的荔枝林是否需要找一位继承人，父亲又
是矛盾的。他一辈子扎根这片土地，他感
激和心爱山里的每一棵荔枝树，却又害怕
孩子们成为一棵下不了山坡的荔枝树。

父亲的荔枝林
■ 全江锋 南方的秋，向来如此，总是来得不甚分

明。
街头的老榕树，叶子仍是绿的，只是那

绿里，隐约地添了几分苍黄。风过处，也有
几片叶子悠悠然飘落，不似北方的落叶那
般决绝，倒像是带着几分不舍与眷恋。

风，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凉爽而又带
着几分疏离，它吹过田野，吹过村庄，像是
一位漫不经心的过客。田野里的庄稼，该
收的都收了，留下一片空旷，那是土地在休
憩，默默地积攒着下一季的力量。

秋阳温和而醇厚，懒懒地洒在大地
上。它不再有夏日的热烈，透过斑驳的树
叶，洒下一地金黄。

那鉴江的水，秋来愈发澄澈，悠悠地
流淌着。江上不知何时冒出一片芦苇荡，
白茫茫倒也颇为壮观，风过时，它们便齐
齐地俯下身去，又缓缓直起，仿佛是大地
在呼吸。

城边的笔架山，此时也染上了秋的色
彩。树木有的依旧葱茏，有的已略显枯
黄，错落有致，倒也别有一番景致。山间
小道上，落叶堆积，踏上去，发出细微的声
响，这是秋天的脚步声。置身其间，尘世
的喧嚣渐远，内心的浮躁渐息，只余一片
安宁。

秋天的天格外高，格外蓝。云也白得
不像话，像是谁随手扔在天上的棉花，一

朵一朵飘过去，自在得很。它们似乎毫无
目的地游走，却又有着自己的节奏和方
向。我想，人要是能像这云一样，多好，啥
都不操心，飘到哪儿算哪儿。

这南国的秋，让人觉着时间都慢了下
来，一切都似乎显得恰到好处。没有了平日
里的烦恼和匆忙，只有这眼前的清静恬淡。

偷得浮生半日闲，且正是秋高气爽之
时，我在高城的大街小巷肆意晃悠。街上
卖水果的摊档愈发多起来了，各色各样的
瓜果令人眼花缭乱。红彤彤的苹果，黄澄
澄的柿子，紫莹莹的葡萄……全都散发着
秋天的味道。小吃摊也多，冒着腾腾的热
气。那炒粉皮的香气四溢，师傅熟练地翻
炒着，雪白的粉皮在锅中欢快跳跃，送入口
中，每一口都充满了烟火气。还有那剪牛
杂的铺子，牛杂在锅里煮得入味十足，摊主
一刀一刀剪下去，配上特制的酱料，让人垂
涎三尺。簸箕炊的摊位前总是围着不少
人，白白嫩嫩的簸箕炊淋上酱汁，入口爽滑
细腻。薯包籺更是独具特色，软糯的外皮
包裹着丰富的馅料，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
幸福滋味。巷子里，阿婆们摆着小摊，卖着
自家腌制的咸菜和新摘的瓜菜。路过的
人，即便不买，也会停下脚步，夸赞几句。

到了傍晚，天还没黑透，月亮就早早
地挂在了天上。那月光浅浅淡淡，洒在地
上，像是给大地铺了一层轻纱。人们在这
样的月光下，或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分
享家长里短；或悠然自得漫步徐行，享受
着休闲时光；孩子们在空地上嬉戏玩耍，
清脆的嬉闹声在夜空中回荡……

真好！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
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这么享受着这
份淡泊和宁静，直到太阳落山，星星出来。

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安静
又沉稳。日子就像这秋天，不愠不火，自
在又安宁。

秋意浓时心自宁 ■ 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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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南市区往经坡头镇的大道上，一辆

桑塔纳小轿车正在飞驰前进。坐在车内的松
田代子，不，该叫她真正的名字——江妞，一
路湿着眼眶望向窗外，心底回忆翻涌成河。

江妞清楚地记得，1949 年 4 月 20 日解
放军渡江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她跟随官云
一家三口从流花江坐船抵达香港，再换乘
货船到达台湾。临行前，官云专程去了她
家里，同她父母说，经朋友介绍带一家人到
台湾收购中药种植园，事情办得快的话一
年，慢则三年后会回来，恳请让江妞也跟过
去，陪伴并照料官艳的生活起居。江炳炬
夫妻得到官云对江妞安全的保证，即使不
舍也同意了。

那一年，江妞不过 12 周岁。未经世事
的金钗之年，哪里能料到此一去，往后将是
浮萍般漂泊半生？如今四十二年过去，官
家三人全都不幸客死异乡，仅余她这位帮
佣仍旧流离人间。

在江妞的记忆里，官云夫妇为人正直心
地善良。每当穷苦人家来药铺看病买药，官
云夫妇基本上都是半卖半送，遇到需要救急
的甚至一毫钱也不收取。官云夫妇生前总
说，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外受侵略，内受压
迫，生活多艰，教育她们这些小辈长大后，一
定要为中国千百万劳苦大众去奋斗！

当年在台湾，身为共产党员的官云夫
妇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江妞一辈子都不
会忘记，夫妇二人戴着手铐脚镣，昂首走向
刑场的时候，最后看向官艳和她的那一眼
里，不舍有之，悲恸有之，但更多的是临死
却依然不屈的大无畏——那是不死的目光
啊！现在，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老百
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与解放前对比，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信官云夫妇在
天之灵，可以含笑安眠了……

一时思绪万千，江妞的脑海中跳跃着
各种想法。想到这些年来，由于有日本人
这层假身份，美国 CIA 数次派遣她去破坏
日本右翼反美行动，她也因表现出色成功
得到了中情局高层的信任。这次又派自己
跟着寒雪前来中国，可见中情局十分重视
此次的窃取行动。中情局情报处的汤姆处
长，在她们出发前曾单独找自己谈话，说中
情局在中国有着强大和完善的情报网络，
随时可以给她提供支援。其中着重提到了
一个人，那就是江南市委政法委书记兼公
安局局长陈新。同时，中情局在树脂总厂
也安排了内线，让她视行动需要进行联系。

虽然冒用日本人的身份在海外漂泊数
十余载，但江妞始终记得自己身上流淌的
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内心更从未有一日忘

记官云夫妇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的遗
愿。她用一小女子之身，在美国做间谍参
与破坏日本右翼的行动，多年忍辱负重，全
凭着心底这股信念和使命才坚持了下来。
今日，中情局要她回中国来迫害自己的民
族同胞，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自踏上故国热土，江妞便设想过向国安
部门自首，或与国安部门合作，自己来做中
美之间的双面间谍，替国安部门挖出自己所
知道的美方间谍，以保护祖国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但深思熟虑之后，她觉得此举风险
太大。中情局情报网络盘根错节遍布全世
界，自己不能轻易暴露，万一国安部门里有
中情局的内线，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她认
为目前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自己单独与中情
局在江南市的间谍人员斗智斗勇，暗中破坏
他们的行动，并通过隐蔽的手段，将他们一
个个绳之以法。作为中情局的“老员工”，她
对自己的能力还是蛮有信心的。

陈新便是江妞这个计划里的首要目标
人物。在她看来，陈新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却
知法犯法，不仅充当黑势力保护伞，还背叛
国家成了中情局的间谍，实在罪大恶极。从
汤姆处长口中，江妞了解到陈新是怎样沦为
国家叛徒的。多年身居公安战线要职，陈新
被澳门赌厅黄老板“选中”，金钱利诱他为黄
老板在内地经营的“黄赌毒”生意长期充当
保护伞。黄老板通过香港银行开设账户给
陈新定期汇款一事，瞒不过中情局香港分
站，分站间谍利用陈新到香港出差开会之
机，假扮酒店服务员，在陈新房间盗出了他
的账户信息，并以此要挟陈新，要他替中情
局办事，否则不但转走他账户里的巨额资
金，而且会把他收受贿赂保护黑势力这件事
通报中国政府。陈新早已被利欲腐化，不过
被威逼几下就答应了为中情局办事。

这次到树脂总厂窃取新材料技术的行
动，江妞尚不知中情局会安排陈新这位政
法委书记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近三十
年来，中情局极少为中国的某一家工厂生
产技术如此兴师动众。这从侧面说明，祖
国制造业之春已经到来，在不久的将来，祖
国必定成为制造业强国！想到这里，江妞
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随着桑塔纳轿车在柏油马路上疾驰，江
妞逐渐从千头万绪之中抽离，轻吐了口气。
凝目眺望，车窗外闪跃而过的流花江堤岸之
景，令她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现在已是深冬
时节，故乡却依然一片绿油油，生机盎然。

位于流花江畔的坡头镇，始建于隋朝，
相传本镇居民大多为隋朝诗人江总的后
裔。江总原籍河南开封，由于战乱曾流寓
岭南，后东迁客居江苏扬州，并于扬州逝
世。后来其家族再度南迁，最终在江南流
花江畔落地生根。江总能诗文，代表作不
少，如“水苔一溜色，山樱助落晖。浴鸟沉
还戏，飘花度不归。”这首《春日》便颇受赞
誉。据说正因为他的这句“飘花度不归”，
其后辈才选择安居在流花江边的坡头镇。

坡头镇设有正街和南、北街。解放前，
官云的药材铺开在正街头，江妞的家则坐
落在正街尾。桑塔纳轿车刚开到正街头，
江妞便下车步行，让司机慢慢开车跟着自
己。记忆中的正街古色古香，铺着山石，平
展延伸。如今两边街铺大多保留原样，只
是街面变成水泥马路，更富有现代气息了。

步行十多米，江妞便看见官云原来的
药材铺。时隔四十二年，药材铺门口处的
屋檐砖瓦还是原样，但门口上方的门牌变
了。以前是块朱红檀木，用毛笔字写着“坡
头药庄”，现在换成了白色的油漆板，上面
喷着“坡头镇供销社”六个蓝色大字。

因临近春节，供销社门口两边挂满了
待出售的红纸春联，进出采买东西的顾客
不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江妞步入铺
内——这个在 12 岁前，自己曾经生活工作
过三年的地方。

只见旧时的正堂厢房内屋被全部打通，
改扩建成好几百平方的室内商场，各式商品
琳琅满目，家居用品应有尽有。人们问价
声、交谈声、笑声此起彼伏，场面热闹非凡，
与美国商场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商
场总是静悄悄的，顾客们习惯窃窃私语。

行至商场尽头，出现一个摆放着两排
木凳，木凳前有一方圆形茶台的休息区。
此时，茶台边上正坐着两名老者，其中一位
鹤发童颜，在交谈间不时发出朗朗笑声，中
气很足。江妞一眼便认出他是当年坡头药
庄的账房先生江炳泰！她立即走上前去问
候：“两位阿伯好！”二位老者闻声停止交
谈，视线齐齐转向江妞。

看着他们，江妞自如地切换伪装身份，
自我介绍：“我是江南市《江南日报》记者，
今天来采访春节物品供需情况。”江炳泰首
先应和，点头同意采访。“谢谢！请问平常
也是这么多顾客吗？”“哪有！春节前比平
常多了一倍！”江炳泰很快答道。“坡头镇像
这样的供销社有几间呀？”江炳泰竖起了右

手食指：“就这一间。”问到这儿，江妞转切
入到自己最想探听的重点：“我从门口看到
紫石青瓦，这间供销社好像很有历史啊？
你们知道吗？”

江炳泰用脚踢出一张竹凳，左手从台
上抽出个一次性纸杯，右手提起茶壶往杯
里倒茶水。把杯子推向江妞，他招呼道：

“记者同志，你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人了。
说来话长，你先坐下吧。”旁边那位一直没
有吭声的老者，这时指了指江炳泰说：“解
放前，炳泰就在这里做长工。”

“这里原来是干什么的呀？”坐下后，江
妞明知故问。江炳泰呷了一口茶，慢慢说
道：“这里原来叫‘坡头药庄’，老板叫官云，
对我们长工可好了。解放那年，官云夫妇和
女儿去了台湾，同时还带走了街尾江炳炬家
的大女儿阿妞。‘文革’期间，都说他们两家
是台湾特务。五年前，慢慢开放了两岸交
流，政府从台湾接回了官云夫妇的骨灰。政
府告诉我们，官云夫妇是共产党员，去台湾
是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没想到被叛
徒出卖，牺牲在了台湾。”

听到这，眼泪已在江妞的眼眶里打
转。她极力抑制住情绪，从裤袋里取出手
帕，装作擦拭眼镜片，迅速把眼角的泪水拭
去。“阿伯，官云夫妇的事迹太感人了。您
后来有官家女儿和江家阿妞的消息吗？”江
炳泰摇了摇头，叹口气说：“蒋介石在大陆
兵败如山倒，解放那年，几百万人涌去台湾
岛，乱得一塌糊涂。只听说她们失踪了，我
看凶多吉少。江家阿妞小时候特别懂事，
长得又水灵，如果她还健在，该也有你这样
的年纪了。”江妞今天刻意戴了副黑框眼
镜，比平时显老很多。

“那阿妞的双亲还健在吗？”江妞继续
打听，小心翼翼又问。江炳泰哈哈一笑：

“你说炳炬两公婆？身体壮得如牛，炳炬是
坡头镇老年象棋队队长，天天找我们下棋，
下不过他，下不过他。”这一刻，感到一阵从
未有过的轻松高兴，压在她心里数十载的
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刹那间，她暂时忘
却身为间谍的冷静，把内心的激动显露在
了高扬起来的声调里：“阿妞还有弟妹吗？”

“有呀！解放后，炳炬又生了两女一儿。女
儿江风、江茂都已出嫁，小儿子江华听说是
在江南树脂总厂工作，还当上领导了呢！”

“树脂总厂？”江妞心底猛地一激灵。
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情，她马上站起身，端起
茶壶给两位老人斟满热茶。接着以茶水敬

谢过他们，说自己再转去街上看看，便告辞
离开了供销社。

从小就在这条正街跑来跑去，即使时
隔多年，江妞依然感觉街头巷尾的一切是
那么亲切。沿着记忆的方向又步行了十多
分钟，她终于走到了四十二年来日思夜想
的老家门口。望着门前的石洼、门坎的石
砖、门边的石墙，每处都和儿时一模一样，
她再也控制不住澎湃潮涌的内心，脸上两
行热泪夺眶而出。正当此际，厚重的木门

“吱”的一声，从里面打开，一对手牵手，提
着菜篮子的老人家走了出来，与江妞正面
迎上。此一照面，江妞当即认出了他们就
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江炳炬夫妇！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江妞五
六岁时已会干家务活，七八岁时就去邻居
家帮手挣钱给父母，到了九岁成为官云药
材铺的正式帮工。幸而官云夫妇对江妞很
好，待遇堪比女儿官艳，送官艳去私塾读书
时江妞也一起。因为悟性高记忆力好，《三
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
皆能过目不忘，背诵如流。虽然她比官艳
小四岁，但学习比官艳好，这也是官云夫妇
带上她去台湾的原因之一。

江家的穷是从上一代遗留下来的。父
亲江炳炬五岁那年，江南大地发生了一场
瘟疫，父母在这场肆虐的灾难中去世，不但
没有给独生儿子留下财富，相反留下了治
病的债务。成了孤儿的江炳炬，流落各家
吃“百家饭”长大。为挣钱还债，长到十岁
左右就在流花江边当了纤夫。成年后，一
位同为纤夫的长辈看他善良厚道，将女儿
许配给他，没多久便生了江妞。

虽然从小家穷，生活很苦，但江妞并不
缺少双亲的慈爱。在外漂泊的这些年，她
一直深深想念着他们。今日乍然重遇，眼
前的双亲已是满头白发，老了许多，不知阔
别的这四十多年来，他们经历了多少苦楚
啊！一想到自己至今未曾孝敬过双亲，文
革期间还牵连他们受了罪，她此时多想扑
到他们怀里痛哭一场啊！

可江妞没有忘记保家卫国的重任在
身，容不得她流露一丝见到亲人的激动喜
悦。于是在短暂的怔然后，她迅速敛去眼
底情绪，朝江炳炬二老露出一抹礼貌的微
笑：“二位老人家，请问这是江炳炬家吗？”

看着突然出现在家门前的女子，江炳炬
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似曾相识之感。正在疑
惑间，听到她问话，竟十分像女儿江妞的声
音。顿时心中震动，江炳炬扭脸看向一旁的
妻子，便见妻子也是神色愕然，微张着嘴，右
手不由自主地用力握紧了他的左手……

欲知江妞与双亲这番相见后，他们一家
人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请看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章

◎小说连载 ■阿明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鋆叔是茂南鳌头镇鳌峰香厂的一名
化工机械师，也是一名收藏爱好者。茂
南、吴川、兰石、袂花、镇盛等几个镇的人
都对他熟识，知道他在化学、机械工业方
面有一手绝活，也曾为参观过他的收藏室
而惊叹不已。

鋆叔自小对物理、化学两科尤感兴
趣，对那时的玩具小手枪、小拖卡车、时钟
齿轮、自行车轴承等非常着迷，总是又拆
又装，上下揣摩，反复思考。

后来他进了机械厂当学徒，对榨油
机、手扶拖拉机、蜡烛机等也着了迷，到了
非弄懂不可的程度。他求知若渴，为了学
到更高深的知识，他认广西南宁化工师陈
家成为师傅。陈师傅见他痴迷化工，甚是
欣喜。当时陈师傅也急于找接班人，于是
便倾囊相授，拿出珍藏本《最新化学工业
大全》共15册给他阅读、参考，令他有了长

足的进步。那时的鋆叔精力充沛、干劲十
足，看书往往看到凌晨两点，并做了好几
本笔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鋆叔孜
孜不倦研读各类相关书籍，很快具备了高
精尖的化工机械知识。后来，被电白机械
厂聘用，生产出来的塑料瓶盖远销好几个
省、市。再后来，他又受聘于吴川机械厂、
湛江机械厂，生产出来的榨油机、蜡烛机、
制香机、收割机、插秧机、脱粒机等远销祖
国各地。

鋆叔还有另一个爱好：收藏。进了
鋆叔的收藏室，才真正理解了“刘姥姥
进大观园”的震撼，只见他所有的书橱、
酒柜，宝物架都摆满了宝贝，有瓷器、玉
石、翡翠、时钟、唱片机、收音机，观音像
等。瓷器则有清代、民国及更早期的；
中国人民银行出版的一二三套完整的

人民币精品也整整齐齐地藏在抽屉的
暗格里。

最令人佩服的是鋆叔的耐心、细致和
勤劳精神，他的所有藏品都打理得干净无
尘，收录机、唱片机至今还能播放，且音质
优美、悠扬悦耳，时钟还能正常转动，八卦
钟定点还照样会敲响钟声。

鋆叔的集藏故事也甚是精彩。他利
用业余时间，到各地藏家家中观看藏品，
交流心得。三十多年中，他踏遍了全国各
省区，过手的各式藏品总计超万件，积累
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经常到博物馆、
古窑址、拍卖会现场去观看珍品实物，反
复参照观摩实物，培养自己对实物的感
觉，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

从鋆叔身上，我忽然想到一个词——
“最耐玩的”，在我眼中，鋆叔就是一个最
耐玩的收藏家。

鋆叔 ■ 谢景东

暖阳 ■碧云 摄


